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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拾景

2025年12月1日晚7时，中国作协会员、80
后青年诗人武永杰的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在
呼和浩特市乌力格尔艺术宫精彩上演。尽管时
逢寒冬，却挡不住观众为诗而来的热忱，现场座
无虚席。这场以武永杰原创诗歌为核心的艺术
盛宴，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
蒙古文诗学社（室雅蘭香）、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青
年工作委员会承办，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
院、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共同协办。

当音乐会主题“同心筑梦”几个字呈现在背
景幕上时，台下即刻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不
仅是对主题的共鸣，更是对武永杰诗歌的期
待。这场音乐会并非激昂的宣告，而是带着泥
土温度的深情诉说，它既是乌兰牧骑全国巡演
60周年的特别献礼，更是武永杰以诗为笔、以心
为墨，在北方冬夜里写下的“精神长卷”。

艺术深度：诗歌里扎根的风骨

真正的艺术从不会悬浮于生活之上，武永
杰的诗歌便如胡杨的根，深扎在北方的泥土
里。本次音乐会的 19首原创诗歌，均出自她之
手，每一首都似从北方大地上自然生长的草木，
带着风沙的印记、阳光的温度、河流的浸润，是
她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告白。

音乐会以“家国情怀、北方风韵、百味人生”
三个篇章搭建起情感殿堂，武永杰的19首诗歌，
便是支撑这座殿堂的 19根梁柱，每一根都刻着
精神密码。聆听《大青山我的家乡》时，仿佛能看
见武永杰站在山巅俯瞰的身影：“黛青色铺开绿
色的纱帐”，这不仅是简单的色彩描写，更是她眼
中大青山从春到夏的蜕变——冰雪消融后，草芽
从岩缝中钻出，一点点将黛色山岩裹进绿毯；“草
原为纸，河流作画”，则是她对家乡最壮阔的笔墨
勾勒，草原的辽阔是纸的底色，黄河的九曲蜿蜒，
是她笔下大自然用流水写下的诗行。这些诗句
里，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千年底蕴，
更有她作为当代诗人“把绿色种进每一寸土壤”
的坚守，让文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而“百味人生”篇章的诗歌，更藏着武永杰对
平凡人的深切关怀，像一颗颗裹着糖衣的盐粒，
初听是生活的朴素，细品有回味的甘甜。《寂静的
梭梭》中，她写沙漠植物，更写在沙漠中治沙的
人：“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却把根扎进干涸的沙
砾”，这正是她对驻守生态保护区劳动者的细腻
描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
日种树、固沙，像梭梭般沉默，却在沉默中筑起绿
色屏障。此外，写社区网格员的《深夜的灯》、写
牧民转场的《马背的行囊》，每一首诗都是武永杰
深入生活后的创作，她以最平实的笔触聚焦平凡
人的生活切片，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平凡”二字
绽放光芒。这正是她对乌兰牧骑“服务人民”初
心的深刻诠释：文艺不是高高在上的点缀，而是
走进人民生活，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发声。

舞台魅力：声与心共振，歌与诗共情

若说武永杰的诗歌是这场音乐会的灵魂，
那么舞台演绎便是让灵魂腾飞的力量。内蒙古
文诗学社的朗诵者们，以“克制”的表达传递诗

中深情，而中国古诗词演唱中心理事、女高音张
文静的演唱，则为这份深情注入了穿透人心的
力量，成为整场音乐会最动人的注脚。

张文静师从古典声乐大师，对声音的把控
精准而细腻。在演绎武永杰的诗作《大青山我
的家乡》时，她没有用绚丽花腔修饰，而是让声
音如山中清泉般清澈纯粹，带着对故土的眷恋
缓缓流淌。当她唱到“敕勒川捧出皎洁的月光，
那是你美丽的脸庞。马蹄声回荡在辽阔的疆
场，红色的记忆牵着星河流淌”时，声音里满是
柔软的深情——既有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又有
守护者对家园的承诺，每一个音符都与武永杰
诗中的意境完美契合，仿佛将听众直接带到了
大青山下，看见山花烂漫的模样。

她的演唱不仅是对诗歌的诠释，更是与诗
人灵魂的对话。歌声中，既能听见武永杰笔下
的辽阔，又能感受到诗人对家乡的热爱，这种

“诗与声”的共鸣，让台下不少观众跟着旋律轻
轻哼唱，眼角泛起泪光。张文静用声音为诗歌
插上了翅膀，让武永杰笔下的文字不再停留在
纸页上，而是变成了可听、可感、可共情的艺术，
成为整场音乐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此外，朗诵者与舞美的配合、包巴特尔精
心录制的音效，更让舞台充满“呼吸感”。背景
中真实的马蹄声、带着草叶摩擦的风声，甚至
朗诵间隙隐约的牛羊叫声，都让整个舞台变

“活”了——观众不再是“观看”演出，而是“走
进”了武永杰的诗里，走进了那片被张文静歌声
点亮的草原。

精神传承：北方之光的时光约定

60年前，乌兰牧骑队员骑马背乐器，把文艺
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红色文艺轻骑
兵”；60年后，武永杰以这场原创诗歌音乐会，用
现代舞台续写“轻骑兵”的故事，始终保留了“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

从音乐会编排中便能看见武永杰的巧妙构
思：她的19首原创诗，与4首原创歌曲、2支原创
舞蹈的组合，没有冗长铺垫，没有复杂转场，如

“轻骑兵”般灵活；同时，通过沉浸式舞美展现新
时代文艺的恢宏——舞台背景不是固定幕布，
而是实时变化的北方风光：春天的草原、夏天的
森林、秋天的胡杨、冬天的雪山，每一幕都与她
的诗歌内容高度契合，让观众在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冲击中，感受北方的四季之美，也感受她作
为当代诗人的创新之力。

当年轻舞蹈演员与资深朗诵艺术家同台
时，更是一场“精神接力”，而武永杰的诗歌便是
这场接力的纽带。年轻演员的舞姿充满活力，
如草原上初生的小羊，带着对未来的向往；老艺
术家的声音沉稳有力，如草原上的老胡杨，带着
岁月的沉淀。他们的配合没有代沟，只因武永
杰的诗歌里藏着所有人对家乡的眷恋——这便
是对乌兰牧骑精神的传承：不是简单复制，而是
在创新中坚守，在坚守中传承。

演出临近结束时，呼和浩特市文联领导与
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武永杰的原创诗作给予高度
评价，称赞她正如自己朗诵的诗句“我是海的女
儿”一般，诗作如一朵朵浪花，荡起美妙涟漪。
随后，书法家们上台向武永杰赠送各自的书法
作品，以此表达对她诗歌创作的敬意和鼓励。

演出落幕时，音乐会的余韵仍在穹顶下回
荡。有观众站起身，向舞台深深鞠躬；有孩子对
父母说“我以后也要写家乡的诗”；有更多的观
众用手机对着舞台不停拍照，感叹“这场音乐会
太动人，武永杰的诗、歌唱家们的演唱，都让人
难忘”。

这场音乐会早已超越“演出”的意义，它是
一次“灵魂之约”：是武永杰的诗与大地的约定，
是她的文字与张文静歌声的约定，是艺术家的
演绎与观众心灵的约定，更是乌兰牧骑的过去
与未来的约定。它让我们明白：好的文艺作品，
能为土地立传，能为精神发声。而像武永杰这
样扎根人民、心系家国的诗人，像张文静这样用
声音传递深情的艺术家，永远像太阳，无论冬夜
多冷，都能照亮人心，在时光里永远闪耀。

那光，是武永杰诗的光，是张文静歌的光，
是乌兰牧骑精神的光，更是家乡儿女心中永远
不会熄灭的希望之光。

要想说清二人台与呱嘴之间的关系，先得把
二人台简单地介绍一下。地方戏二人台，是以内
蒙古中、西部地区为主，同时流行于山西雁北、大
同、忻州，陕西榆林、河北张家口等地区的曲牌体
小戏。土观众、土演员、土语、土台子，形成了它
浓郁的乡土气息；朴实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旋律
音调、热情的表演手法、亲切的方言道白，唤起了
广大人民对她的喜爱。“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完的
樱桃”“你拉胡胡我哨枚，咱俩抖上一段二流水”

“从小爱个二人台，如今唱到头发白”……这些广
泛流行的民谣，说明了二人台在人民群众中的深
厚基础。它在群众中扎根，又在群众中开花结
果。二人台传统剧目的题材，多以描写劳动生
产、揭露旧社会黑暗、歌唱婚姻恋爱、叙述儿女情
长等内容为主，也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
这些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

二人台的演唱形式分硬码戏、带鞭戏与对唱
三大类。硬码戏注重唱、念、做，要求表演者有较
好的嗓音条件，带鞭戏则注重舞蹈表演，对唱由二
人交替演唱，很少念白与做科，唱词多无人物性

格，俗称“掏牙句子”。二人台传统剧目里还有一
种摸帽戏，即一人多角。这就属于“曲艺”范畴了。

呱嘴，又叫数板、嗑子、顺口溜、溜呱嘴、说口
等，是说唱类里的韵诵体，由打击乐伴奏，表演手法
是只说不唱，在传统二人台中，与唱和舞并用，合辙
押韵，疾缓有度，多用串话、谚语，诙谐幽默，多蕴藏
着哲理和生产生活知识，给人以启迪和智慧。

二人台呱嘴多用于丑角出场时的上场白，起
着吸引观众、稳定情绪、热热场子等作用，多用于
传统剧目中某个剧目的开始之前或中间，从形式
上来讲，是二人台曲目的一部分，但在内容上往往
与本戏无关，表演者以此逗人一笑，又或对剧中主
人公的性格进行烘托，达到诙谐风趣的效果。

说起二人台呱嘴的艺术特点，首先要说二
人台语言的又一大特色——串话。串话可以
说是呱嘴的孪生兄弟，串话也是呱嘴语言的支
撑，串话是二人台语言中最具艺术特点的呱嘴
艺术，所反映的内容主要以赞美勤劳善良、贬
斥懒惰、批判反抗邪恶为主线，把劳动人民的
思想感情、智慧融入其中，使呱嘴艺术源于生

活又服务于生活。
随着二人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艺术家们不

断创新、丰富其内容与形式，有的呱嘴数板则把
人物出身、职业、家境等做一番开场白式的自我
介绍，丰富了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增加了戏剧
的可看性和感染力。

近年来随着呱嘴表演独立性的增强，其逐渐
脱离了二人台的正剧，成为独立的曲艺形式，由
老旦作为主角进行独立表演。呱嘴艺术经过几
代艺人的实践创新，现已发展成一个艺术品牌，
深受群众喜爱。它不仅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极
大的社会影响，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二人台呱嘴艺术也在不断
求新求变，未来二人台呱嘴艺术可能出现多形
式、多风格、多组合、多变化的艺术形态。我们应
以实施精品工程为契机，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宗旨，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精
彩、反映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让二人台呱嘴艺
术为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二人台与呱嘴之关系
●王舜 段诗雨

艺苑在线

诗音筑梦 青山有光
——赏析“武永杰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

●卢丰

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
见，起源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爬山调是“中
国民歌中山歌类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内蒙古
自治区西部地区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在这
一带蒙汉杂居区的爬山调中又常含有蒙古族
民歌的音调。”而武川县，正是处于这一杂居
带，爬山调在此非常流行。2008年，爬山调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但是，以爬山调代表性的传统曲调，如
《割莜麦》《大黑牛耕地犁翻土》《小青马》《想
老子》等为主基调，整合原创的 120分钟的舞
台大戏，却非常鲜见。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之际，横跨阴山南北，
拥有多个历史时期长城遗址的武川县倾力
推出抗战题材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既
是“不忘历史，继续前进”的宣誓，也是在思
想情感辩证中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更
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笃定意志，
有效地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爬山调。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
独特性，具有持续生长创新的发展性，以及具
有符合人类共同需要的审美性。《青山儿女》
的唱腔，均是在传承爬山调旋律高亢悠长、节
奏自由奔放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的。而唱词，
也是在继承爬山调乡土气息浓厚、唱词短小
精干、重叠使用虚词的基础上，以“内容为王”
的。

抗日战争，属于政治领域；男女爱情，属
于道德范畴。《青山儿女》贯穿性的戏剧冲突，
就在于抗日与降日的矛盾，以及母女嫁谁、不
嫁谁的矛盾。前者是政治立场和反侵略斗
争，后者是民间烟火和饮食男女，二者的水乳
交融，引导观众在感受中感动，在感动中感
悟，最终扪心自问：凡德劭者必然坚决抗日？
凡缺德者大多会做汉奸？这是关涉人性与人
心的大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德行是
立场的基础，正确的立场又能促进人们对高
尚德行的敬仰和学习。而这部爬山调抗日历
史剧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之处，就在于此
——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唱念做打，是舞台剧的四大组成部分，这
部戏却是近乎歌剧以唱为主的。

剧情伊始，阴山山脉深处得胜沟的抗日
“堡垒户”云岚和山丹母女俩，正面临着饿死
的危险。戏剧冲突的悬念，随着她们一次又
一次的选择，不断向人的情感和思想深处推
进。

艺术精品，在于艺术人才：一度创作是剧
本，二度创作是作曲，三度创作的核心是演员
和服、化、道、声、光、电等各路人才，而导演则
是统帅。剧中每一场伊始都有两句合唱的爬
山调，是该场内容的提要；而结尾又都有“幕
后歌”，则是这一场的点睛之笔。其中多次重
复的唱词显然是在歌颂云岚这位母亲，一位
了不起的母亲，为抗战奉献一切的母亲，为子
孙后代牺牲自己爱情和家庭的母亲。而扮演

者范芝兰基础扎实、声如金铃、气息酣畅、音色恰如的唱功和扮演什么就做到“是什
么”（而非“像什么”）的体验派创作能力，堪称一流。大喜大悲的感情、大惊大愕的反
应、大起大落的环境，对她都是考验。舞台上每一个细节都被她精致的心理节奏把
握到炉火纯青，实在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因而她承受得起——“大后山的女人命苦
如黄连，不宽宽膀子硬撑一片天。”印证了——“亲妈妈，好妈妈 苦里跌倒难里爬。
流着鲜血咬着牙，养活了革命撑起了家。”

如果说云岚属于“旦”行里的青衣，那么，第二位引人关注的就是“丑”行伪保长
牛二拴。他知道云岚家亲共产党通八路军，也知道云岚母女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因
而乘人之危，上门提亲。他说，只要山丹愿意嫁于富人做妾，要多少彩礼都可以。母
亲坚决反对，女儿却爽快答应。山丹的选择为的是啥？

作为该剧女二号山丹的扮演者王亚苏，不仅唱功好，形体能力更是一流的。她
边唱边舞边毫不掩饰地开始要彩礼：“我不要银元与金币/我只要莜麦和小米/我不
要玛瑙和美玉/我只要布匹和鞋底/我只要骏马不要驴/要挑选蒙古马一百匹/为给咱
军队解危机/女儿我甘愿牺牲我自己。”

虽然山丹的选择只停留在强烈的意愿时，就被“贵人”解了难，但不分男女老幼
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众志成城的民心，却可见一斑。

第五场，当“大山水刮不断芦苇根，小鬼子吓不倒革命人”的歌声响起，观众预
感，女主人公云岚一定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了。果然，一帮鬼子在保长带领下直闯抗
日“堡垒户”，逼着云岚交出养伤的八路军战士高小川。但云岚的选择，毫无悬念的
是宁死不屈。孰料，就在气急败坏的鬼子要枪毙云岚时，保长却慌不迭地上去阻拦：

“不要、不要，我看，还是活埋哇。”一贯欺世盗名的伪保长，竟然替云岚选择死的方
式，这个人物的表演是复杂的——坏人的坏，难道是没有坏透仍有同胞的怜悯？还
是他垂涎年轻山丹的美貌，惺惺作态而别有他图？表演者潜意识的瞬间反应，增加
了人物塑造的复杂真实性，更加深了观众的思考。

“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爬山调唱出咱军民情”，一曲传统爬山调《割莜麦》的旋
律被新赋予令人振奋的词汇，通过小川和山丹的对唱，呈现出抗日游击根据地朝气
蓬勃、蒸蒸日上的政治氛围。然而，剧情跌宕起伏，艳阳之后就是暴风骤雨。

小川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怎么办？谁去救小川？怎么救？能救得出来吗？
剧情并不复杂，人性却并不简单。就在观众通过抗日游击队员和“堡垒户”、与

给鬼子当狗的伪保长，进行好人与坏蛋的政治判断时，一个关乎伦理道德的深切思
考，印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一个人的德行，是政治立场的基础；而正确的
政治立场，又能促进美德的践行。因此，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崇高的政治选择，与
普通农家妇女（无论云岚还是山丹）的爱情选择水乳交融在一起，是该剧美学智慧的
充分体现。

私心、谎言、胆怯、油滑，是保长显而易见的缺德行径。他心痒难耐地觊觎年轻
美貌的山丹，又自知很难得手。所以，才想出两次骗婚：一次为接济母女的饥荒，一
次为营救鬼子抓走的小川。如果说，好人必备的条件是诚信、善良，那么，从一己私
心出发两次乘人之危欺骗云岚母女，足以见其地地道道坏人的本质。这样的品性，
在抗日还是降日的政治选择中，必然对同胞失去善，对国家丧尽良，由此避免了好人
坏蛋脸谱化的弊端。

作为游击队长的乌力罕，戏份并不多，但却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于是，一次又一
次选择自我牺牲，包括爱情甚至生命。与他青梅竹马、心心相印的云岚，最终选择让独
生女山丹跟随小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宽阔胸襟和革命精神。

该剧令人动容之处，不是高亢悲怆的怀念烈士，也不是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鬼
子，而是尾声中只有背景音乐而没有人物唱词的一幕：还是那道通往山上的坡路，还
是那个熟悉的身影，就这样，云岚跟着舞台上出现的乌力罕一步一步向上、再向上地
迎着朝阳走去。如此，这部剧作主人公的选择便凸显出双重的含义——选择做抗日

“堡垒户”，就是选择爱国，选择来世嫁于乌力罕，就是选择跟着共产党，选择当英雄。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通过《青山儿女》这一舞台剧，武川县乌兰牧

骑用真枪实战的本领，证明这支队伍确实藏龙卧虎，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是这台以
爬山调为主的作品能够攀登到舞台剧至高境界的有机力量：听，每一嗓子唱得都酣
畅淋漓、实实切切、真情实感！每一次哭笑，都发自内心、感人至极！每一句台词都
秉承传统“赋比兴兼顾”的手法，其艺术的真知灼见、真才实学，借助于厚重的文学、
音乐、戏剧功力，使观众钦佩之极。

爬山调舞台剧《青山儿女》的大幕缓缓拉上，此时此刻，了解内蒙古二人台事
业发展的观众和演职人员会不禁想起编剧柳志雄。演出的成功，就是对他深切
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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